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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YUSHU 
KANGBA ARTS CENTER

砌筑之惑

——玉树康巴艺术中心的建造

撰文  关飞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本土设计研究中心

关飞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本土设计

研究中心建筑师，主要参与项

目：青海玉树康巴艺术中心、

北川文化中心、厦门航运中心

总部大厦、德阳市奥林匹克后

备人才学校、北京西山中间建

筑等。 

砌筑：建造行为，特指用砖、石等垒；惑：既是诱惑同时也是困惑，以及对这一困惑的思考。在

中国快速化、机械化的建设时期，砌筑这种最原始的建造行为为什么仍能给建筑师以如此大的诱惑？

这是康巴艺术中心的建造自始至终是我思考的问题。

灾后的重建

康巴艺术中心是玉树灾后重建十大重点项目之一，功能是由玉树州剧场、玉树县剧场、玉树州剧

团、玉树州文化馆、玉树州图书馆组成。这个项目在2010年9月启动，2012年5月开始施工，2014年7

月施工验收，达到了援建项目三年完工的目标。

在藏区，“建筑风貌”一直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藏式风格是方案评审会中永恒的主题，专家的

一致观点是：建筑的风格显然是要接地气的，要考虑到藏式的元素但又要是一个现代建筑，拒绝生搬

硬套地运用传统符号。这个论调合情合理，但我们又走上了一个老路子：如何在建筑风格上简化传统

建筑语汇？

相对于“风格”这个抽象宏大的问题，“建造”的问题更为具体，实际上也更为紧迫：紧张的

时间节点，具体的施工条件，很多意想不到的意外。从那些情急之中的决定中，也许更能瞥见你在左

右为难时的态度——你的价值取向、你的设计观。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建造”这个切入点来谈论康

巴艺术中心的原因。在康巴艺术中心项目中，建造的难点是我们尝试创造性地使用标准砌块，所有建

筑主体外墙装饰材料都采用不同模数的混凝土空心砌块砖通过钢筋拉结自由叠砌，这个方式降低了造

价，也带来了更多设计的可能性。那么，砌块外墙是怎么变成可能的呢？ 

石块或砌块

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11年9月某个阳光强烈的午后，崔愷工作室（现更名为本土设计

研究中心）的三层大平台被我们用一种石膏仿制的砌块所铺满的场景，就像是秋季田间村道上晾晒的

谷子。我们尝试用这些1：5的石膏替代砌块来做砌筑效果的实验，为此工作室的模型师宋建军甚至做

了不同模数的模板来模拟砌块的浇筑。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建模方式”能带来什么是我要反复解释给

模型师的，也是我常常自问的问题。这么建模只能说明：我们不想错过每个建造细节可能的表现性。

此时已是康巴艺术中心初步设计的末期了，困扰我们的不是交图的临近，而是一个墙身做法的问题：

我们该用什么材料来做外墙饰面？

  从设计到建造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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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图

业主单位：青海省玉树州文化局

建设地点：青海省玉树州结古镇

总建筑面积：20 610m2

项目状态：竣工验收

设计时间：2010.11~2012.05

竣工时间：2014年7月

建筑设计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本土设计研究中心

建筑设计项目负责人：崔愷、关飞

团队成员：曾瑞、高凡、董元铮 

资料提供：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本土

设计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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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艺术中心采用聚落形态，建筑群的总体布局自由松散，强调与塔尔寺、唐蕃古道商业街、格萨尔广场

等周边城市元素的对位呼应。从建筑的密度上与传统城市肌理相吻合，步行街道的尺度也尽力与唐蕃古道商业

街相协调。平面布局力图通过再现院落空间的组合体现传统藏式建筑的空间精神，并尝试在建筑布局上体现台

地特征，建筑在体量上也逐层递减，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

这种聚落形态的来源与藏族碉楼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藏族碉楼是由藏族先民用石头建造的具有军事防

御功能的方形建筑物。一般高3~4层，在高层有窗，可以抵挡外敌入侵。中国各地的碉楼绝大部分与院落连在

一起，与院墙组合为一个防御体系，是整个院落或围屋的附属性建筑。这样就出现另一类空间形态，即碉楼民

居，也即《蜀中广记风俗记》所载的“碉巢”。

这种“碉巢”群落的立面效果是石材砌筑建造工艺的直接反映，而在康巴艺术中心框架混凝土填充墙的当

代建造体系中，怎么体现石材垒砌的效果呢？

这也是困扰了我们很久的问题。在新北川文化中心的项目中，我们曾尝试将羌族碉楼的片石垒砌的工艺引

入到框架结构体系的外立面。但由于建筑高度过高，又处在抗震设防等级较高的地区，过高的片石垒砌存在掉

落的危险，我们最终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用人造石贴面作为外墙饰面，这种装饰性的饰面方式始终让我耿耿

于怀——能否找到一种安全又便于建造的饰面方式呢？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在康巴艺术中心项目中尝试用砌块

替代石材作为立面主材的原因，在建构逻辑上是行得通的：砌块是框架混凝土结构最常用的填充材料，不妨就

用它来做立面材料，也暗合了石材墙面体现石砌结构的内在逻辑。

砌块垒砌的效果如何呢？没有答案。经过若干次石膏砌块的模拟，我们找到了几种可能最便于施工的垒砌

方式，经过与结构专业的反复核算，最终落实到了施工图中。

墙一或墙二

墙一墙二是指施工现场的样板墙。墙一，空心砌块墙与砂加气混凝土砌块墙贴砌，砌块整砖与半砖在立面

高度上间隔布置，每隔3m设置构造柱，暗埋式窗过梁；墙二，空心砌块墙与砂加气混凝土砌块之间设有间层，

通过拉结筋连接，在立面中增加片砖，并加入空洞外翻的砌块砖，以增加立面的变化，同样设置构造柱，暗埋

式窗过梁。

首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80 

在玉树现场，得到双倍工钱的工人对这种特殊的砌墙方式投入了极高的热情。在构造柱和拉结筋的保证

下，砌筑方式是自由的：墙面不再要求平直，可以有凹凸；灰缝在不允许贯通的前提下，可以宽窄不一。工人

创新的砌筑方式大大超出我们图纸的设定，也丰富了我们的设计思路，工作室的同事曾瑞在玉树工地配合的半

个月中，每天都发来样板墙砌筑过程的照片。

在北京工作室，项目组所有人都围坐在电脑前，放大缩小每张图片，讨论其中的细节。讨论的最核心内容

是如何总结出一套最简单的、行之有效的砌筑工法来指导之后大规模的砌体外墙施工。因为我们没有（也不希

望有）一一对应的立面详图来指导施工，取而代之的是砌筑口诀或工法，这便于操作也更能调动现场工人对立

面效果的再创造。离开了图纸，工人们是立面设计的主角，而建筑师的工作是找到其中潜在的规则，并保证结

构的安全和各项性能的稳定。

到了给墙面上白色涂料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常规的做法是砌块砖墙面刷白，灰缝沟深色涂料，但从项目

组同事曾瑞现场发来的照片看觉得特别不对劲，之前砌筑的肌理全被白砖黑线的效果掩盖了，心里随即产生一

种挫败感。情急之下翻出一张藏式建筑的照片，找到了其中的原因：大多数石砌建筑的缝是白色的，而石块本

身由于涂料剥落，反而是较为斑驳的。当下立刻对涂料工序做了调整：先用白色涂料勾缝，再不均匀地涂抹砌

块墙面。这个决定立刻收到了成效，这也是墙二最终被确定下来的主要原因。

标准化或人工化

在康巴中心的主体施工过程中，上述的砌筑方式给施工队带来了很大的难题。没有了双倍的工钱，工期一

再被压缩，习惯于快速建造的工人，在康巴艺术中心的施工中都变成了不利的因素。选择标准化还是人工化？

这也是个难题。

毫无疑问，工业集成化和标准化给现代建造工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石块由于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需要

大量的人工筛选和垒砌，砌块的出现就是为了实现建造的标准化，提高建设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小

型空心砌块和多孔砖生产及应用有较大发展，近10年砌块与砌块建筑的年递增量均在20%左右。砌块毫无疑问

是我国建造工业最有指标性的材料。

康巴中心是灾后重建的项目，建造速度显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在施工图设计和建造过程中的努力，

却似乎与这个前提相反：我们总尝试将人工化的因素带入到砌块砖的标准化施工中；尝试打乱砌块砖的排布方

式，重塑墙面的凹凸逻辑，甚至加入不同的砌筑材料；尝试用口诀替代立面详图，甚至鼓励工人自主发挥；我

们尝试用手工刷涂墙面而不是喷枪；我们期待墙面变老变旧而不是光亮整洁。

图书馆、文化馆剖面图

剧团剧院部分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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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块砖模型

砌块砖砌法详图

墙一 墙二墙面抹灰

1 砌块垒砌装饰墙面模仿天然石材垒砌效果；

   外立面不得暴露构造柱；

   砖高90mm和砖高190mm总体上隔行砌筑；

   平面每隔4m并根据窗洞位置设置钢筋混凝土芯柱、马牙搓；

   两芯柱之间每层砖需留出一至两处大于100mm的缝隙，缝隙位置随机设置不得看出

   规律性，并随机选出3~5块砖进行随机裁剪；

   两层砖尽量错缝砌筑；

   两芯柱之间高度方向上，每隔1.2m~2m放置一块190mm×190mm×190mm

   方形砖，并且孔洞朝向墙外；

   经裁剪的砌块砖高度、宽度都不得小于90。

2 金属雨水落水口

3 清水混凝土墙面

4 艾特板涂料墙面

5 金属幕墙

6 钢板网抹灰仿清水混凝土吊顶

砌块垒砌装饰墙面模仿天然石材垒砌效果；

外立面不得暴露构造柱；

砖高90mm和砖高190mm总体上隔行砌筑；

平面每隔4m并根据窗洞位置设置钢筋混凝土芯柱、马牙搓；

两芯柱之间每层砖需留出一至两处大于100mm的缝隙，缝隙位置随机设置不得看出规律性，

并随机选出3~5块砖进行随机裁剪；

两层砖尽量错缝砌筑；

两芯柱之间高度方向上，每隔1.2m~2m放置一块190mm×190mm×190mm方形砖，并且孔洞朝向墙外；

经裁剪的砌块砖高度、宽度都不得小于90。

图书馆顶层墙身节点 文化馆二、三层墙身节点 影院部分墙身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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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砌筑

在工业化和快速建设的年代，我们为什么还要砌筑？答案还需要回到城市文脉里去找，回到我们援建的这

块土壤里去找，其中最让我有感触和启发的是玉树新寨玛尼堆。

玛尼堆多为白色石头的堆积，通常呈方形或圆形置于山顶、山口、路口、渡口、湖边或寺庙、墓地，用于

祈福。最初堆成的玛尼堆规模可能不会太大，但按照高原上人们的传统习惯，路过玛尼堆时，他们会口中念念

有词，祈求上苍的恩赐与神灵的保佑，并围绕玛尼堆转一圈，再添上一块石头。即使没有石头，也会添上动物

头颅或角或羊毛，甚至自己头发之类的东西。长此以往，玛尼堆的规模越来越大。新寨玛尼堆的经石据说达20

亿块之多。在这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石头的数量，而是被累积起来的时间和不能被忽略的人的信仰。

当满怀热情援建玉树的我们带着现代建筑的理想和三年完成援建项目的信念来到玉树的时候，玛尼堆已经

存在了数百年的时间。从建设者的视角看来，藏人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固然深刻，但过于固守或迟钝耗竭了发

展的机遇；而在正统的佛教徒看来，现代化对待生命的热情，无情的忙迫，不满足的野心，那些省力气却损害

精神的工具发明，那种进步，那种速度，是对事物之表象的涔溺，是拒绝终极真理的机巧，说到底是浅薄和幼

稚的表现。当我们放弃了一味追求的速度，抛弃了只有装饰的机巧，放弃了回到历史的顾虑，我们自然会从建

造本身寻找答案——就在此时此地。

2014年6月的某天，依旧是炙热的阳光，我站立在中午的康巴艺术中心的内街里不忍离开。阳光打在白色

的砌块墙上直晃眼，在光影绰绰中，在砌块的缝隙里，总有东西吸引我们停下来。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砌

筑？如同玛尼堆一样，堆砌本身，有远远超出其表象的内涵，它超出材料的质地，超出文字的传达，当时当

下，它是那么真实具体，触手可及。通过砌筑，我们更多的是在发掘文化意义，而不仅仅只是赋予它。

为什么砌筑？因为砌块就在那里。




